
这个暑假前夕，姜晗素每天都要腾出一

段时间，处理公众号“守望九小”后台

里不断累积的留言和咨询。

7月 15日，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第九小学将

开展暑期学生托管服务的消息在“守望九小”上

公布。因为托管服务同时面向校内外适龄学生

开放，这条推送“炸”出了不少长期“围观”九小的

家长。姜晗素数了数，消息发布后第一天就有 30
多位北京、上海、大连等外省市的家长给孩子提

交了报名信息。

成立于 2017 年的九小，是一所很年轻的公

立学校。无论是办学历史还是师资力量，它看

起来都不足以吸引一线城市家长不远千里“送

娃上门”。

九小的魅力，在于自创办之日起就实践的

“灵动教育”主张。算上延时服务，学生每天可在

校近 12个小时，其中仅唱歌和体育锻炼就占去 4
小时；除了语文、数学、英语这样的国本课程，骑

独轮车、下国际象棋、攀岩、柔道甚至连玩四巧

板、汉诺塔都是校本课程，并且全部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测体系。

4 年间，曾因处处“标新立异”而饱受家长质

疑的九小已是沈阳市课程改革先进校，并在全国

教育圈子里走红。不过，对于外界给自己的“教

改先锋”称号，从事了 20多年脑科学和教育理论

研究、此前学校管理经验为零的校长侯明飞并不

认同，“我们只是老老实实地把义务教育阶段相

关政策落实。而且在九小，大多数孩子不仅不怕

应试，还喜欢考试、擅于考试”。

7 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显然，不管是微观

到一所小学，还是宏观到国家教育政策层面，都

在试着回答这样一个存在多年的问题：

在拥有快乐童年的同时，孩子们能否获得身

体、大脑和心灵的全面发展？

独轮车成了必修课

负责“守望九小”日常运营的姜晗素是九小

的第一届学生家长。

近年来，沈阳市大力开发浑南区，当地住进

了不少新市民，但区内教育资源还没能完全实现

配套。2017年九小建成招生，姜晗素和周边的居

民都挺高兴，“虽然不是名校，也没有名师，好歹

孩子能就近上学了”。

可还没等正式开学，在后来被称为“蒙正课

堂”的全校家长会上，矛盾就出现了。侯明飞要

求孩子入学后首先学习骑独轮车，家长们集体反

对。“首先，这玩意儿大人都不会；其次，就算孩子

骑会了，能有什么用？”有人为此当场跟校长拍了

桌子，“我是送孩子念书的，不是来学杂技的”。

好说歹说，侯明飞为独轮车争取到了半个月

时间。没想到，只用了不到 10天，大部分孩子就

很少掉车了；又过了 5 天，已经有人能够倒骑和

摇车。根据侯明飞的说法，骑独轮车是促进小脑

功能完善与发展的高水平中线交叉运动，需要注

意力高度集中。当学生在运动中习得了专注的

能力，就能自然地将其向学习中迁移。

专业的理论说法或许并不能让家长信服，但

摆在眼前的事实可以。骑了一阵子独轮车，很多

刚上学时 10 分钟都坐不住的“小豆包”，竟然能

老老实实从头到尾上完一节课了。

开校第一役，侯明飞得胜。这除了使骑独轮

车成为此后每位就读九小学生的必修课，也让此

前疑虑重重的家长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转变态度，

想要试着弄懂侯明飞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灵

丹妙药”。

不过，“蒙正课堂”的争论声并没有因此减

弱。四巧板、国际象棋、攀岩……每一门“不务正

业”的校本课程一经推出，都会备受争议。“当了

家长，就要被迫变得现实。”回忆起 4年前亲历的

一次次理念碰撞，姜晗素很明白家长的心结，“减

负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有几个学校和家庭敢真

减？人家不减，我们在这儿瞎玩儿，孩子不就输

了一大截吗？”

第一次走进九小的人，很少有不觉得晕头

转向的。这所学校没有上下课铃声，课间休息

只有 3 分钟，但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举手离开；

课程表里，英语课和编程课一起上、数学课和心

智多米诺课一起上、音乐课和四巧板课一起上；

每个班每天都有体育课和音乐课；下午 3 点以

后，汉字游戏、乐器、折纸、柔道等 40多门校本课

被统称为脑动力课程。九小提供课后延时服

务，家长可以自愿选择让孩子一直“玩”到 7点半

再离校。

鼓励“不乖”

“3 天后有几位俄罗斯客人来，能不能安排

孩子们演唱一首俄文歌曲？”四年级教师办公室

里，侯明飞又来向卢美慧“求助”了。

随着九小走红，慕名来参观或调研的人与日

俱增，侯明飞多了意外的“烦恼”——来的都是

客，不让学生露两手，好像总不是待客之道。

“没问题。”卢美慧满口答应。两天后侯明飞

再问，得到的答复是“不着急，还没开始学”。

像是使用了某种魔法，演出当天，学生们一

口气用中英俄三语演唱了《雪绒花》。听罢，俄罗

斯客人问侯明飞，学校是不是有俄语老师，孩子

们是不是已经学了很长时间俄语。

实际上，这个由 3个班临时凑

成的合唱团只在前一天花不到一

个小时跟着原声学了几遍。

在四年级学生的“会唱”清单

上，有 400多首意大利、德国、塞尔

维亚等多国语言以及中国方言、

少数民族语言歌曲。学会一首新

歌平均用时 3 个小时——有当地

媒体不信邪，挑了一首意大利语

歌曲，架上摄像机全程跟拍，结果

设备还没完全调试好，孩子们已

经学会了。

九小没有英语之外的外语教

师，学生的多语言能力都是从入

学起每天至少 1 小时的唱歌课程

中获得的。侯明飞称这是“磨”耳

朵，“儿童天生有学语言的优势，

顶多两三年，就能从开不了口到

‘瞎唱’再到一听就会，这也为他

们多语言学习打下了基础”。

话虽如此，听一年级的孩子

唱歌，却堪称是一种折磨。唱整

齐是不可能的，有人自我陶醉手

舞足蹈，有人跑调，有人喊得比唱

得大声，有人只张嘴不发声，有人

干脆站在队伍里发呆。

在 最 前 排 ，老 师 不 打 断 、不

纠正、不翻译，只管一遍遍播放

音乐带头领唱。事实上，很多时

候连老师也不知道自己唱的是

什么。

类似“过于无为而治”的事情

还有很多。上课时学生讲得比老

师多，教学楼的墙壁允许涂鸦，楼

道里随时可能撞见奔跑打闹的学

生，人手一台的独轮车散落在学

校各处。“车子坏了、丢了我们都

不管，孩子要自己想办法。”卢美

慧说。

就连学校附近一家书店的老

板也能准确区分九小和其他小学

的学生，“他们又黑又壮，无论冬

夏都满头是汗”。

俗 话 说 ，七 岁 八 岁 狗 都 嫌 。

然而在九小，“淘气”才是正道。

三年级学生皓皓刚入学时，不喧

哗不吵闹，凡事听指挥，语文数学

都提前学了一大截。因此当侯明

飞说皓皓的最大问题是“太乖”

时，他的奶奶王大娘以为自己听

错了。

从小在各种约束下成长，皓

皓的入学测试显示，他双眼近视、

肺活量不达标，专注力和记忆力

都有欠缺。最麻烦的是，但凡遇

到困难，皓皓就会本能地选择退

缩，而不是尝试挑战。

在侯明飞的理论中，成人的

规矩往往与儿童成长的规律相违

背。在九小“玩”了几年后，皓皓

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每年 9月开学，侯明飞和值班老师会每天早

上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问好。不出半个月，新入

学的孩子就养成了同样的习惯。平时在校园里，

无论玩得多疯，只要遇到老师或客人，孩子们都

会停下来主动打招呼。如果来访者跟他们攀谈

几句，就一定会有学生抢着要带路或介绍学校的

各种“秘密”。

无声的浸润也发生在学生之间。随着年龄

增长，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普遍有了自律和规则意

识。三餐时间，高年级生会有板有眼地指导低年

级的孩子洗手、打饭、送回餐盘。不用老师花功

夫，好习惯就一届一届地传了下去。

考得越好，玩得越嗨

6 月下旬的一天，九小农贸大集开市了。学

生们花 3 个多月时间在教学楼顶层立体种植园

种出的茄子、西红柿、青葱等蔬菜，是大集里主要

的交易商品。

为了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孩子们做足了准

备。零钱和收款码是必备的，嫌学校提供的包装

袋要花钱，不少“小菜农”自备了各种塑料袋和纸

口袋，并在口袋外侧画上彩色图案——他们觉得

这样能卖出好价钱。也有的孩子未雨绸缪，提前

做好了降价牌：买二送一。

除了老师和家长，热闹的

大集还引来了周边的居民。学

生们认真做生意，叔叔阿姨们

也是砍价高手。“青葱一元卖不

卖？”有的孩子坚决说不，有的

孩子拿不定主意。“我卖！”一位

小朋友赔钱卖出自己的第一盒

菜。他说，先开张，才能赚钱。

卖 菜 不 易 ，种 菜 也 挺 难 。

九小的劳育课程很丰富，种植、

木工、烘焙、养鱼养兔子……可

这些课程不是想上就能上，要

靠学生用成长积分来兑换。“我

的 菜 地 ，就 是 用 了 千 分 考 的

5000 个积分换来的。”四年级学

生天天一边整理摊位上的蔬菜

一边说。

千分考，正式名称叫“综合

素质评测”，是九小特有的考试

机制。纳入评测的项目既有语

文、数学等国本课程，也有折

纸、跳绳、独轮车甚至鬼步舞等

校本课程。校本课程难度不设

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发起挑战。这样的评测每月一

次，每个孩子都有几千分，“千

分考”的名字由此而来。

很多人问侯明飞，孩子们

天天玩得不亦乐乎，会不会降

低应试能力？“其实我们不单学

习，还大学特学；不单考试，还

大考特考。”

除了分数，综合素质评测

报告单里还有针对每个学生的

图形系统、结构系统、符号系

统、概念系统等各种能力的评

价。“以前家长拿到成绩单，只

看得出孩子哪门课分数高哪门

课分数低，现在就能知道是哪

方面发展不足造成弱项。”姜晗

素说。

无论是哪里出了问题，九

小 的 解 决 方 案 都 是 一 个 字 ：

玩。“数学不好让钻洞，英语不

好让唱歌。”两个孩子都在九小

就读的家长张凯坦言，直到现

在也看不懂学校的教学方法，

“可孩子成绩跟其他学校的同

龄人比还真不赖。”说这话时，

张凯正在学校帮忙立一些高低

不一的树桩，“校长说这对孩子

以后学几何有帮助”。

在九小，有学生千分考拿

下 5800 多分，一年级的孩子就

可 以 3 小 时 连 续 答 完 17 张 卷

子。开校 4 年，九小学生近视

率仅为 14%，学业统考回回都在

优秀行列。时间长了，对校本

课的质疑声越来越小，“奇怪归

奇怪，孩子轻松，我也不焦虑，挺好。”张凯说。

除了千分考，学生们参加活动、挑战各种项

目等都可以获得成长积分，积分换来上劳育课程

的机会，劳动实践的成果又可以换得新的积分选

修更多课程……环环相扣的设计，每一环都吸引

孩子们向前奔跑，每一环都能带给他们自信心和

获得感。

烘焙戚风蛋糕太简单，他们要挑战玛芬蛋糕

和梦龙卷；种植普通蔬菜过时了，他们开始研究

经济作物；怎样照顾刚出生的兔宝宝让它们顺利

成长，每个人都能找出有依据的方法。

“小麻烦”也由此产生。学校规定假期在家

洗碗、扫地每天可以各得 5 个积分，于是不少家

庭的洗碗机和扫地机器人被闲置了。有学生想

到了“歪门邪道”，比如独轮车高手在原地摆车项

目上能做到一直不掉车，原则上可以无限加分。

后来，学校不得不修改规则堵住漏洞。

“孩子们太强了。”暑假前，九小老师又开始

制定新版的积分细则。“简单了没挑战，太难又怕

伤害他们的积极性。”一边说着，“背诵《道德经》

全文”赫然被写在了文档里。

“这个分数高，可能开学后好多人都能背。”

老师有些无奈：积分“通货膨胀”严重，学校的菜

地快不够分了。

校长，我要挑战你

午休时间，3年级 7班的毕灼睿、曹旭“组团”

到校长办公室，他们要跟侯明飞下国际象棋。

有挑战就有奖惩。侯明飞规定，学生如果赢

了，可以从他那里得到零花钱。“他们棋艺进步飞

快，我的钱包快瘪了。”

通过猜拳，毕灼睿代表二人组出战。九小的

国际象棋每个棋子有六七十厘米高，需要双手抱

起挪动。校长聚精会神，毕灼睿绞尽脑汁。一旁

的同学忍不住出主意，马上被警告“观棋不语”。

不到 10 分钟，毕灼睿输了，心服口服地接受

了校长高高扬起轻轻放下的戒尺——打一下手

心，是学生输棋的惩罚。

另一边，1 年级 7 班的庄沐昕要挑战“校长

奖”——横渡 31根爬绳。当天下了雨绳索湿滑，

6 岁的小伙子却丝毫不受影响，一次性成功。侯

明飞答应下周一升旗仪式时给他颁奖——一件

印有校标的 T恤。

学生可以挑战老师，老师也可以挑战学生。

三年级年级长张雯说，有小朋友在折纸课上 20
分钟可以折出 47 种花样，“可我怎么琢磨，也只

能折出 20 多种”。她还说，到现在为止，全校只

有两个老师会骑独轮车。

在挑战无处不在的九小，做老师也是一种挑

战。学校在校学生 1600多位，教师只有 69名，每

个老师都要身兼数职。现在，教数学出身的张雯

还是国际象棋、折纸、体育、音乐老师。她说，自

己名字后的斜杠可能会继续增加，“说不定一觉

醒来，学校又上新课程了”。

九小规定，同一年级每个班的班主任和任课

教师一个月一轮换，谁也没有固定的学生，全年

级孩子又都是自己的学生。学校鼓励多劳多得，

老师可以同时兼任 3 个班班主任、上多门课程，

也可以提供课后延时服务以获得收入。

每天从早忙到晚，还要不断切换角色。九小

的老师身体很累，但他们却普遍觉得心里挺轻

松。“因为相比于等着被教，孩子们更愿意自己摸

索。”张雯说，在国际象棋三步杀课堂上，三年级

的学生总是争着抢着说自己的解题思路，“很多

方法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的备课本里”。

有赢的渴望，就要有输的准备。

不久前，沈阳市组织中小学足球联赛。九小

之前没有足球队，可一听有比赛，孩子们都坚决表

示要参加。他们用 3天的课后时间学习了规则，

分配了每个人的位置。第一场比赛结果：0：8。
大比分落败没让队员们泄气。他们又开会

制定了新战术：人盯人、拼体力。“还跟我保证，再

踢几场准能赢。”侯明飞笑着说。

侯明飞心里有底，经过每天数小时、各种项

目的体育锻炼，这群孩子无论在体力还是脑力上

都有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强大又

有韧性，能直面困难、勇敢向前。”

果然，随着联赛继续，0：3、0：1、1：1、3：2，九

小足球队终于迎来了胜利。

这是一台造梦机

得知九小暑期托管服务对外开放的消息后，

上海的家长丁蓉在一天之内完成了报名、订机

票、租房等事项。

丁蓉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因为工作原因知道

九小后，2019 年的暑假，她联合十多位上海家长

送孩子到沈阳进行了大脑动力课程短期集训。

“短短一个月，小朋友回家后扑面而来的活力，让

我惊喜万分。”丁蓉形容，孩子眼里的光，肉眼可

见地亮了不少。

办学 4 年，围绕九小的争议声依然存在，但

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有“不一

样”的成长经历。甚至有的家长还因此改变了人

生轨迹。

为了让孩子在九小上学，在苏州生活了十多

年的邓秀媛 4年前搬回了沈阳。刚开始，她一直

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一次家长会，邓秀媛带去了

自制的小点心，没想到受到同班家长好评，还一

致推荐她给孩子上烘焙课。为此，邓秀媛专门找

到国内知名的糕点大师学习，在上好课的同时，

自己也渐渐成了一名专业的烘焙师。

现在，邓秀媛在沈阳经营着一家生意不错的糕

点店，“我的进步，是鼓励孩子进步的最好方法”。

暑托班开始没几天，九小的造雪机临时成了

洒水机，让孩子在炎炎夏日享受玩水的快乐。不

过，这已不是这台机器第一次给学生带来惊喜。

去年底的一天，天气晴冷。晚上放学后，九

小的老师和家长悄悄聚在操场，打开造雪机连夜

给孩子们造出了一座有各种障碍和机关的“雪

山”。在东北的冬天，学生扫雪常见，特意造雪来

玩却很少听说。

第二天，学校变成了战场。学生、家长、老

师全体参与。除了给孩子准备玩雪的装备，有

家长还贡献了做大雪团的“祖传秘方”增加战斗

激烈度，“这是我的童年梦想，没想到跟孩子一

起实现了”。

那一天，侯明飞也玩嗨了。有人跟他说，造雪

机是台造梦机。他笑了，看着身边上天入地的大

人和孩子，眼里却慢慢浮出了泪水。 绘图：赵春青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皓皓、天天为化名。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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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小的孩子们在骑独轮车。

孩子们在教学楼顶的立体种植园当“小菜农”。

在九小，益智游戏汉诺塔是40多门校本课中的一项。

侯明飞和孩子们在一起。

九小九小九小九小 的 走 红的 走 红的 走 红的 走 红


